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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Since modern times, raw Chinese medicine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economic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s important products in China爷s foreign trade landscape. Examining the foreign trade of raw Chinese medicines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Taking Dahuang (Rhei Radix Et
Rhizom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eral process and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eign trade of raw Chinese medicin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by consulting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Historical Materials housed in Shanghai library. Dahuang (Rhei Radix Et Rhizoma) hel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foreign trade system of raw Chinese medicines in the Qing Dynasty, mainly benefiting from the huge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the efficacy of Dahuang (Rhei Radix Et Rhizoma), the increasingly mature trade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by missionaries. Through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and value of raw Chinese medicines in cross -cultural
exchanges.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foreign trade of raw Chinese medicin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authentic medici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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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我国中药材对外贸易历史上的一个重要

时期袁特别是在药材质量的保障和出口规模上成就

显著遥清初袁朝廷通过设立太医院参与全国医药法律

的制定袁民间药材的自我管控则主要依托于药商行

会遥 与明代相比袁清代药商行会的数量大幅增加袁且
得到官方大力支持袁其作用主要在于标定药材价格

和把关药材质量遥 这种官府和民间对药材的双重管

控有效保障了药材的质量袁为清代药材大量对外创

造了有利条件遥
从贸易对象上看袁清代中药材的出口地遍及东亚尧

南亚和西欧地区遥 到 18 世纪袁西欧诸国商船来华数

量逐渐增加袁中药材也属于各国采购清单中的重要

采购品类遥 人参尧大黄尧当归等备受青睐遥 叶东印度公

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曳中详细记录了各国商船来华贸

易情况袁通过整理发现袁英国尧法国尧荷兰尧瑞典尧丹麦

等主要西欧国家普遍采购大黄袁这一现象尤其值得

关注遥
尽管学界对清代中药材对外贸易的整体情况进

行了广泛梳理袁但对以单个中药材为例的系统仍显

不足遥本文以清代大黄中药材对外贸易为考察对象袁
分析其主要过程尧作用及原因等袁在此基础上袁探讨

清代大黄贸易对我国当前及未来中药材产业发展和

国际化的启示袁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参考遥
1 清代大黄的重点产区和贸易口岸

1.1 四川省尧甘肃省产出优质大黄

清代袁大黄作为重要中药材袁其主产区集中于甘

肃省尧青海省和四川省遥 文献记录显示袁甘肃的大黄

以山地生长尧药效显著而著称袁叶明一统志曳曾记载

野凉州大黄冶质量上乘[1]遥 清代袁四川大黄逐渐以品质

优势崭露头角袁正如叶植物名实图考曳所述院野今以产

四川者良冶[2]遥 甘肃与四川的大黄不仅产量丰富袁且
在清代药材市场中形成道地产区的显著地位袁为清

代大黄的出口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1.2 清代大黄主要贸易口岸

清代大黄贸易依托多个口岸城市袁完成从内陆

到国际市场的流通遥恰克图尧广州和上海作为重要出

口口岸袁其贸易特点和演变过程值得关注遥
渊1冤恰克图院中俄叶恰克图条约曳的签订袁使该地

成为中俄边境的大黄贸易枢纽遥从青海尧甘肃运至恰

克图的大黄袁经布哈拉商人转运至俄罗斯[3]遥 统计数

据显示袁1737 年俄国从恰克图进口大黄超过 40 000
磅[4]袁是此前每年进口总量的 7 倍袁反映了边境市场

需求的快速增长遥
渊2冤广州院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口岸的历史较为悠

久遥 康熙二十四年渊1685 年冤朝廷正式下令开海贸

易袁广州成为通商口岸遥据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统

计袁1844 年广州口岸出口的大黄就达到了 2 635担袁
贸易规模很大[5]遥 然而袁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袁广州

口岸的大黄贸易迅速走向衰落遥据粤海关报告显示袁
1872 年广州出口大黄 1 072 担袁到了 1875 年仅有

221 担[6]遥
渊3冤上海院根据叶中国旧海关史料曳数据显示院

1859 年袁上海出口大黄总计 1 744 担[7]遥 同年袁广东

只出口了 278 担大黄[7]遥 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袁上海

大黄的出口量已经稳定超过广东遥 1870 年袁上海出

口大黄 3 122 担袁价值 155 580 银两 [8]曰同年袁广东

出口大黄 1 217 担袁价值 80 339 银两[8]遥 可见袁上海

口岸在大黄出口贸易中的作用逐渐突出遥 从以上数

据推断院上海出口的大黄因为更低的价格获得外商

青睐袁如 1870 年上海每担大黄的均价约 50 银两袁低
于广东的 66 银两遥 外商从上海进购大量便宜的大

黄袁从而使上海大黄的出口量超过广东遥
2 清代大黄的主要贸易伙伴和路线

2.1 俄国和恰克图

清朝前期大黄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俄国遥 俄国人

进口大黄的目的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遥 清朝前

期袁欧洲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航线还没有打通袁即使

有少量的大黄从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运出袁也远远

不能满足欧洲医疗市场的巨大需求遥 而俄国地跨欧

亚又与中国交界袁有着天然的陆上贸易路线遥于是俄

国人将从中国进口的大黄高价转售给欧洲各国袁以
此获得巨额利润遥 17 世纪至 18 世纪初期袁俄国的大

黄贸易被官方垄断袁政府一方面通过官方机构收购

大黄袁一方面禁止民间自由贸易大黄遥 1735 年袁俄国

颁布了一项法令袁对私下交易大黄的行为处以死刑[9]遥
雍正时期叶恰克图条约曳签订之后袁中俄大黄的

贸易中心转移到边境城市恰克图遥 为确保大黄质

量袁俄国政府设置野恰克图大黄委员会冶袁交由经验

丰富的贸易商史威宁管理[10]遥 1777 年袁当时在圣彼

得堡贩卖到欧洲的大黄成本大概为 30 卢布袁 而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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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却达到 90 卢布左右[10]遥然而到了 18世纪末袁由于

两国关系恶化袁清政府主动停止了恰克图贸易[11]遥此

后袁大黄的贸易重心逐渐转移到海上路线遥
2.2 英国和东印度公司

18 世纪大黄的海上贸易逐渐兴起袁与之而来的

是跨越重洋的贸易伙伴遥 起初袁法国尧荷兰尧丹麦与

瑞典等新兴的海上强国是来中国购买大黄的主要欧

洲国家[12]遥
18 世纪 20 年代之后袁从中亚进入地中海的大

黄贸易路线变得困难遥由于准噶尔部与清朝的战争袁
亚洲的骆驼商队从蒙古尧中国新疆进入西亚和地中

海的道路被阻隔袁几十年的动荡使得这条线路无法

恢复遥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黄海上贸易航线因此迎

来重大契机遥
18 世纪下半叶袁海上贸易逐渐取代陆路贸易袁

成为大黄的重要出口路线遥 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这一时期的崛起袁标志着全球大黄贸易格局的重

大转变遥 东印度公司不仅在广州进口大黄袁而且通

过其在伦敦的渠道将大黄转销欧洲市场袁推动了大

黄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门商品遥 1768要1769 年袁东印

度公司从广东进口了约 60 吨大黄袁占当时欧洲市场

大黄的主导地位袁显示出英国在全球大黄贸易中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进入 19 世纪袁英国一直保持着大黄贸易的领先

优势遥以 1844 年为例袁英国船从广州运出大黄 2 077
担袁美国船从广州运出大黄 412 担袁丹麦船从广州运

出大黄 86 担[5]遥 由此可见袁英国进口的大黄已经远

超其他国家遥
3 传教士在大黄贸易中的积极作用

3.1 对大黄植物学性状的认识

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大黄贸易兴起中承担了重要

作用遥 他们通过信件尧著作等将有关大黄的知识带

回西方袁使得西方社会能够认识和了解大黄的作用

和价值遥
根据美国学者福斯特的研究袁波兰耶稣会士卜

弥格在 17 世纪是最早正确描述大黄植物学性状的

欧洲人[13]遥 卜弥格不仅对野生大黄的植物性状做了

详细介绍袁还描述了采集大黄的方法遥 他的描述长

期以来被西方用作大黄的标准介绍袁经常被植物学

和药物学著作引用[14]遥

3.2 对大黄炮制作用的重视

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则正确认识了中药大

黄的炮制作用遥 1723 年袁巴多明在寄回法国科学院

的信中袁不仅描述了正品大黄的形状袁更重要的是强

调了大黄加工后服用的效果袁这与西方当时服用生

大黄的习惯是截然不同的遥 巴多明记录道院野这样加

工大黄效果颇佳袁我曾目击过它的疗效遥我们一位传

教士因严重便秘而生命垂危袁任何药物都不起作

用遥患者起初把所有药物都呕吐了出来袁甚至用大黄

制成的药丸或煎剂也一样遥 一位中国医生让他服用

了用此方法加工过的双倍剂量的大黄煎剂袁里面还

加了点蜂蜜遥患者丝毫未恶心呕吐袁用药 10 小时后袁
患者解除了痛苦袁也未出现绞痛遥 冶[15]

3.3 对传统医药态度的割裂

至 19 世纪袁此时西方经历了现代医学转型袁一
些来华传教士对传统医学持否定态度遥 例如袁1838
年袁医学传教士郭雷枢在美国费城发表演讲时提到院
野中医的医疗充满了儿戏般的迷信曰即使是富人也无

法得到外科手术的治疗袁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外科

手术遥 冶[16]尽管如此袁绝大多数传教士持医药分离的

态度袁他们肯定中药的疗效遥 例如袁英国来华传教士

合信对中药颇有研究袁他认为大黄尧人参之类药物在

临床治疗中相当有效[17]遥
4 清代大黄出口的原因剖析

大黄大量出口西方的根本原因是大黄出色的临

床药用价值遥 在 17要19 世纪的欧洲临床中袁泻药的

运用是十分普遍和重要的袁大黄因其临床中良好的

排便功效被欧洲的医生称赞遥同时袁在临床实践和化

学实验中袁中国产出的大黄最终被证明是疗效最佳

的遥 这些因素导致了传教士和商船对大黄探索的热

潮袁也进一步刺激了大黄的贸易遥
4.1 体液说在欧洲医学中的流行

欧洲人进口大黄首先是因为大黄突出的药用价

值遥 清初时期的欧洲医学理论还是体液说占主导地

位袁强调用泻下的药物去除疾病袁平衡身体的体液遥
古罗马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认为袁大黄有消炎止痛尧
利胆通便尧消肿抗菌的作用袁他的著作在明清之际被

广为翻译流行欧洲袁促进了欧洲医生和大众对大黄

的认识[18]遥
赫尔曼窑布尔哈夫是 18 世纪早期欧洲最著名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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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的医生袁他在临床实践中不拘泥于特定的

医学流派遥 布尔哈夫认为人体由纤维状固体和液体

组成袁这些固体和液体共同构成了各种体液袁疾病

来自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不平衡遥 布尔哈夫是一位经

验丰富的大黄使用者袁首先他将大黄视作清热药袁将
大黄与菊苣糖浆一起服用以治疗炎症袁并开出了一

种大黄丸袁配以蒺藜尧甘草糖浆尧芒硝袁用来治疗坏血

病[19]遥 最后袁大黄的通便特性被用来治疗痢疾遥 1738
年袁他在给学生巴桑的信中提到袁匈牙利军队中暴发

了一种难治的疾病袁如果患者拒绝催吐袁应连续 3
个早晨服用通便剂袁他推荐了最喜欢的大黄[19]遥
4.2 大黄作为温和安全的泻药

约翰窑弗莱因德是一位医学机械论者袁也是 18
世纪伦敦一位著名的医生遥 他认为最关键的治疗方

法是清除体内的有害液体袁例如在一个病例中袁弗
莱因德接收的患者已经发热 12 d袁在连续 2 天服

用大剂量大黄后袁患者发热的症状完全消失[20]遥 到

18 世纪中期袁传统的泻药观念仍然强大而广泛遥 苏

格兰医生乔治窑马丁是传统泻药理论的捍卫者袁当欧

洲医学似乎即将抛弃泻药能排出特定体液的观点

时袁马丁犀利地指出袁从盖伦和希波克拉底开始的古

人基本上是正确的袁不同的泻药确实清除了特定的

体液遥马丁认为他的结论是基于严密的观察和实验袁
以及经典著作的权威性袁他认为不同的泻药会以不

同的方式进行排泄袁有的会增加唾液分泌袁有的会增

加排尿袁还有的会通过粪便排出体外曰并且袁泻药通

常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袁即使经常使用也

不会对其他分泌物产生太大影响[20]遥
威廉窑库伦是 18 世纪最负盛名的临床医生之

一袁他是爱丁堡大学的教授袁也是苏格兰国王的医

生遥 他观察到袁不同的药物产生的排泄作用存在差

异袁于是他提倡将泻药分为猛泻药和缓泻药遥 对于

排便袁他认为不同人的排便次数有很大差异袁什么是

自然的尧最健康的袁还没有定论[21]遥 在所有的泻药中袁
库伦最关注的是大黄遥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常用药都

有问题院番泻叶的味道和口感令人厌恶袁而且需要大

剂量服用曰鹤顶红作为泻药具有较大的危险性曰秋水

仙碱同样过于猛烈遥 库伦认为袁大黄的苦味使它比

许多其他药剂更适合肠胃吸收袁大黄与中性泻药效

用互补袁它和某些中性泻药合用的剂量比单用任何

一种泻药都要小[22]遥 因此袁到 18 世纪中叶袁欧洲医生

对大黄的推崇不亚于任何药物袁尽管对大黄在各种

疾病中的用途袁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遥 不过袁人们

普遍认为袁大黄的作用温和而有效袁符合医生和患

者的需要袁他们决心用泻下药物袁清除体内引发疾

病的毒素遥
4.3 中国大黄独具最佳的药用品质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袁欧洲医生发现来自中国

的大黄有着最佳的疗效袁虽然形成这一观点历程是

漫长而曲折的遥正如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英国草

药学家约翰窑杰拉德所说院野最好的大黄是从中国运

来的新鲜尧新生大黄噎噎次之的来自巴巴里遥 最次

的则产自博斯普鲁斯和本都王国遥 冶[22]彼得窑帕拉斯

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博物学家袁在英国短暂居住后,
于 1767 年定居俄罗斯袁在那里度过了 43 年的时光遥
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与欧洲的同事保持着广泛的

通信联系遥帕拉斯在俄罗斯进行广泛的考察之后于

1780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袁系统地整理了他对大黄的

研究和想法袁他认为最好的大黄是通过在恰克图交

易的布哈拉商人渊土库曼斯坦商人冤从中国的西藏

运来[23]遥 就如这些例子所展现的那样袁早在鸦片战

争之前欧洲人就已经认识到最好的药用大黄来自

中国袁 只是对具体的产地和分布情况还不十分清

晰袁欧洲人已经迫切想要进入中国内地对活株中国

大黄进行考察遥 阿曼德窑大卫作为一位拉撒路传教

士和博物学家袁在 1862 年到达中国尧蒙古探险,第
一次送回大量的活株大黄植物[24]遥

此后袁大批的博物学家涌入中国腹地袁探寻大

黄的产地袁 并将大黄的种子和活株植物带回欧洲袁
园艺学家们则致力于在欧洲培育出上好的大黄袁然
而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袁这些尝试再次证明了生

长于独特地理环境下的中国大黄的优越性遥 于是西

方社会开始想方设法从遥远的东方国度采购大黄遥
5 讨论与启示

5.1 加强医药之间的联系袁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

清代大黄的对外贸易历史展现了中医药文化在

国际市场中的传播途径遥 尤其是在野一带一路冶倡议

下袁中国可以通过强化与沿线国家的医疗合作袁推动

中医药的交流与普及遥 例如袁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袁
传统医学仍有较为深厚的根基袁在这些地区推广中

医药文化袁将对中医药走向世界起到积极作用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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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的传播不仅仅是药材的贸易袁更是文化和理念

的交流袁能够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理解遥
5.2 深入中药制剂研发袁增加中药外贸收入

清代大黄作为药材使用袁在欧洲获得广泛使用袁
说明大黄不仅在国内被广泛运用于临床治疗和中药

配方中袁其在医药领域的出色药用功能走出国门袁同
样被国际所接受认可遥 跨越几百年的时间袁大黄的

医学价值得到了不断验证和肯定遥 但是袁清代大黄

的对外出口以简单的未加工原材料直接出口为主袁
大黄的出口单价非常便宜袁以至于俄国可以大量低

价购入再高价转卖欧洲赚取巨额利润遥 对于现代医

学的发展来说袁可以加强对传统药材的深度加工袁制
成药用效果更好的片饮制剂等高价值中药产品袁充
分发掘其药用价值袁增加中药产业的外贸收入遥
5.3 牢固中药品牌意识袁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清代大黄的贸易历史反映了品牌保护和知识产

权意识的缺失遥 在当前中医药国际战略背景下袁我
国中医药产业应注重对产品的品牌化建设和知识产

权的保护袁特别是在国外市场遥 通过专利保护尧商标

注册等手段袁保护中药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袁防止低价

出口和仿制品的出现遥 与此同时袁应加大对中药品

牌的国际推广袁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中药品牌袁提升其市场竞争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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